               宋 人 尚 意 ---

黃 庭 堅 書 風 中 之 禪 意
                    莊訪祺 2004/11/17

1、 前言：
中國書法藝術源遠流長，自殷商甲骨文迄今三千餘年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書法美。以時代而論，秦代以前無書體名，秦併天下，統一文字，以秦文為基，省減籀文，變為勻整的篆書。秦漢之際，又孳生出隸書。隸書歷經百餘年的發展，形成章草。漢末由章草發展出點畫相連的今草，當在東晉時已臻完備。漢末魏晉間，楷書亦漸出現，而行書結體則介於楷草之間。大中華地區目前通行的各種書體，至此大致底定。
書風之遞變，南北朝以後，日常生活書寫固然以楷行居多，然而書家創作可謂五體並行。隋唐之際，唐朝結束了三百年的動亂，太宗李世民貞觀之治二十二載，文化薈萃，而有「書至初唐而極盛」之謂，楷書最盛，法度謹嚴；唐朝楷書古意已漓，士大夫雖講之尤力，書家亦盛，惟未能推陳出新，無能改善，唐代楷書誠不足道。康有為：「虞、褚、薛、陸傳其遺法，唐世惟有此耳。中唐以後，斯派漸混，後世遂無嗣音者，此則顏、柳醜惡之風敗之歟？......書有南北朝，隸楷行草，體變各極，奇偉婉麗，意態斯備。至於有唐，雖設書學，士大夫講之尤甚，然纘承陳、隋之餘，綴其遺緒之一二，不復能變，專講結構，幾若算子。截鶴續鳧，整齊過甚，歐、虞、褚、薛，筆法雖未盡亡，然澆淳散樸，古意已漓，而顏、柳疊奏，澌滅盡矣！」兩宋行草書特優，以意趣取勝。元人以復古為宗，楷、行、草書並重。明及清初亦踵繼元人，直追晉唐人的楷行風範。清代中葉，考據學昌盛，研究金石碑版，特重北朝碑刻，而篆隸書法亦隨之復興。
二、「宋人尚意」名詞釋義：
所謂「晉尚韻、唐尚法、宋尚意、元明尚態、清尚質」1，各代風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
1【當代書法「動感」形質發微】  洪昌穀    2003書畫研討會
格雖云變化多端，概括而言，皆奠基於「篆、隸、楷、行、草」五種書體。晉人尚韻--晉代書法流美妍媚，風流瀟灑，反映了士大夫階級的清閒雅逸，流露出一種嫺靜的美。唐人尚法--唐代書法法度嚴謹、氣魄雄偉，表現出封建鼎盛時期國力富強的氣派和勇於開拓的精神，具有力度美。『宋人尚意』--宋代書法縱橫跌宕、沈著痛快的書鳳，正是在"國家多難而文運不衰"的局面下，文人墨客不滿現實的個性書法，以書達意，表達一種心境。元、明以後，中國封建社會停滯不前，江河日下，反映在書法上則是崇尚摹古，平庸無奇。至於明末書壇"反流俗"的狂飈，以及清代後期崇尚碑版金石之風的興起，正如地下奔突的岩漿，黑夜中的電光，表現出書法美學巨大變動的徵兆。真所謂"披圖幽對，思接千載"。追尋三千年書法發展的足迹,我們可以清淅地看到它與中國社會的發展同步進行,強烈的反映出每個時代的精神風貌。

三、黃庭堅的生平與背景：

    黃庭堅（1045—1105），字魯直，號山谷道人，晚號涪翁，黔安居士，八桂老人。生於宋仁宗慶曆五年，卒於徽宗崇寧四年，享年六十一歲。北宋詩人，書法家。修水縣人。其父黃庶（字亞父）慶曆二年（1042）進士，仕不得志，遂刻意於文詞，作詩學杜甫，有《伐檀集》傳世。舅父李常（字公擇）也是一位詩人兼藏書家。使黃庭堅從小生長在文學空氣濃厚的書香家庭。黃庭堅自幼聰穎異常，五歲能背誦五經，七歲寫過一首《牧童詩》：“騎牛遠遠過前村，吹笛風斜隔岸聞。多少長安名利客，機關用盡不如君。”
    嘉佑八年，黃庭堅首次參加省試，當時傳說他中了解元，住在一起的考生設宴慶賀。正在飲酒間，忽然有一僕人闖了進來告訴大家：這裡有三個人考中了，而他不在其內。席上落第者紛紛散去，而庭堅仍若無其事，自飲其酒，飲罷，又與大家一同看榜，毫無沮喪的神色。英宗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，黃庭堅再次參加省試。詩題是《野無遺賢》，主考李洵看到他試卷中的“渭水空藏月，傳岩深鎖煙”，不禁拍案叫好。說黃庭堅“不特此詩文理冠場，他日有詩名滿天下。”就此中了第一名。第二年春天，再到汴京（今河南省開封市）參加禮部考試，中了三甲進士，登上仕途。初任餘幹縣主簿，後調汝州葉縣（今河南省葉縣）縣尉，途中寫了一首《衝雪宿新寨不樂》詩：縣北縣南河日了，又來新寨解徵鞍。山啣鬥柄三星沒，雪共月明千里寒。小吏有時須束帶，故入頻問不休官，江南長盡梢雲所，歸及春風斬竿竿。”抒發開始走向仕途，對小吏生涯鬱鬱不樂的心情。熙寧五年（1072年），詔舉四京學官，庭堅考得優等，被任為北京（今河北省大名縣）國子監教授。當時留守北京的大老文彥博很器重他的才學，在他任滿之後，又留他再任，一直在北京度過了七年。七年中，他致力於詩歌創作，在藝術技巧上有較大的提高。元豐元年（1078年）庭堅作了二首古風，投書給當時任徐州的太守蘇軾，以表示仰慕之意。蘇軾讀其詩，認為“超絕塵，獨立萬物之表，馭風騎氣，以為造物者遊，非今世所有也。”由是詩名大震，兩位大詩人也從此結下至死不逾的友誼。
神宗即位後，於熙寧三年（1070年），任王安石為宰相，開始實行新法。但是，新法一開始就遭到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對。後來新舊兩黨鬥爭愈演愈烈，革新和保守的鬥爭逐漸蛻化成官僚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，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。在這場鬥爭中，黃庭堅站在舊黨一邊，他很尊敬司馬光和蘇軾兄弟。他雖然沒有積極參加這場鬥爭，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鬥爭的旋渦裏。 

   元佑六年書成，擢起居舍人。元佑八年，被任為國史編修官。這年哲宗親政。九年，改元紹聖，表示要繼承神宗在熙寧、元豐年間的政策，並起用新黨的蔡京等人。蔡京等雖然打著神宗和王安石的旗號，事實卻在排除異已，借此打擊一切舊黨人員。他們對舊黨主修的《神宗實錄》大為不滿，下令國史院核實《神宗實錄》的記載，以“誣毀先帝”、“修實錄不實”加罪，於紹聖元年（1094年）十二月，黃庭堅被貶為涪州（今四川省涪陵縣）別駕、黔州（今四川省彭水縣）安置，左右慘然不安，他卻頗能自我解脫，坦然處之，在黔州四年，寓居開元寺摩圍閣，仍然誦書寫字，沉醉於藝術世界之中。紹聖四年，庭堅的外兄張向任提出舉夔州路常，十二月，朝遷以“回避親嫌”為由，下詔庭堅移到戎州（今四川省賓市東北），在州南的一個僧寺裏住下來。為了避免遭受進一步迫害，他自稱“身如槁木，心如死灰”，把寺中的居室叫作“槁木庵”和“死灰 ”。後來在城南另外租了房子，又起名叫“任運堂”，表示自已安分守命，無心世事了，所以在戎州的三年中，生活還算安定。因黨爭之故，先後被眨謫至黔州、涪州、鄂州，最後客死宜州。忠賢而不得志，這點和東坡相同，實在可惜。書亦為北宋四大家之一。
黃庭堅出於蘇軾門下，與張來、秦觀、晁補之並稱為“蘇門四學士”,後與蘇軾齊名，世稱“蘇黃”。其最重要的成就是詩。他又能詞，兼擅行、草書。書法初以周越為師，後取法顏真卿及懷素，受楊凝式影響，尤得力於《痊鸛銘》，上法二王，遠追秦漢，取質極廣。于師長卿稱之「以古人筆法，創自家面目」，確實是十分中肯，後世極為推祟，或將之草書與張旭、懷素其論。大體而言：其書以大字行書最佳，蒼勁道逸，古今無雙，筆法以側險取勢，縱橫奇倔，自成風格，為“宋四家”之一。遺作有《山谷集》。自選詩集《嚴華疏》、《松風閣詩》、《幽蘭賦》、《廉頗藺相如列傳》等。家鄉存有《上冢》、《詠清水岩》、《雙井解嘲》、《雲岩寺院記》、《王純中墓誌銘》及都昌南山《清隱禪院記》等詩文及《雙井》、《釣磯》等磨崖石刻。經伏波神祠可為代表；小字清圓妙麗，以尺牘最善；草書縱逸跌宕，有李白憶舊遊詩卷。

四、中國禪宗思想對黃庭堅的影響與啟發：

  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，與老莊哲學、魏晉玄學交互融合的基礎上，在華夏之地開燦爛枝般若花——禪宗。它主要指六祖惠能創立的南宗禪。其特點與北禪神秀主張的漸修不同，惠能認爲“我心即佛，佛即我心”。倡導當下頓悟，即無需選擇山林寺廟趺坐修行，即使“結廬在人境”，而“心遠地自偏”，也“無車馬喧”。由於它的方法比較靈活方便，所以爲歷代文人欣然接受，禪悅之風便在他們這一階層盛行。

唐代書法進入黃金時期，禪宗也進入鼎盛時代，以詩而言，被稱爲“詩佛”的王維，早已開始自覺地寫禪詩。但真正自覺地大量地寫“禪趣”詩，使之由量變産生質變，則自宋人開始。宋詩與唐詩的一個明顯異質點正在這裏。所謂“自覺”，禪人以詩寓禪，詩人以禪入詩；禪家有語錄，詩人有詩話；禪家建立宗統，詩人建立詩派——江西宗派；禪人有禪境，詩人嚴羽等便以禪喻詩。在這種文化氛圍中，許多文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禪學的濡染，黃庭堅就是其中受禪宗思想影響頗深的典型之一。

他的家鄉分甯縣南的黃蘖山，是著名的黃蘖希運禪師曾經修禪的地方。他從小就直接受到禪宗的浸染。據《水月齋指月錄》卷二十五載：黃庭堅因寫“豔詞”被禪師法秀“棒喝”，斥爲“當墮泥犁地獄”，於是立誓不再爲之。又據《居士傳》卷二十六載：他投入黃龍派嫡傳弟子晦堂祖心禪師等門下，因參“吾無隱乎爾”，聞到木犀花香而悟道。所以被普濟的《五燈會元》卷十七列入黃龍派法嗣。但是，黃庭堅並未成爲一個皈依禪門的虔誠禪徒，只是接受了禪宗某些思想。正如他自畫像：“似僧有發，似俗無塵，作夢中夢，見身外身。”成爲一位亦僧亦俗的詩人。

在仕宦生涯的幾次遭貶外放中，黃庭堅自號“山谷道人”，先後把所居叫“槁木寮”、“死灰庵”、“任運堂”、“喧寂齋”，足見禪宗思想對他的深刻影響，反映到書畫詩詞創作中來，便鮮明地打下了談禪說理的烙印。黃庭堅一生中最艱難困苦的時期。他把自己的居所取名“槁木寮”、“死灰庵”，足見他內心痛苦之深，貶中患病，心情更加苦悶難堪，於是他便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，藉以掙脫痛苦，排遣鬱悶。只要參禪證悟就能祛病消災。它正是源於禪宗所謂人的一切煩惱都來自用知見遮蔽了清淨的“自性”的說法。

     黃山谷和蘇東坡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甚深，他們與當時著名的禪師法秀、祖新、佛印…等來往頻繁。曾有關於他們交往的趣事：
　　蘇東坡在杭州，喜歡與西湖寺僧交朋友。他和聖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，兩人飲酒吟詩之餘，還常常開玩笑。 

　　佛印和尚好吃，每逢蘇東坡宴會請客，他總是不請自來。有一天晚上，蘇東坡邀請黃庭堅去遊西湖，船上備了許多酒菜。遊船離岸，蘇東坡笑著對黃庭堅說: 「佛印每次聚會都要趕到，今晚我們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詩，玩個痛快，他無論如何也來不了啦。」誰知佛印和尚老早打聽到蘇東坡要與黃庭堅遊湖，就預先在他倆沒有上船的時候，躲在船艙板底下藏了起來。 

　　明月當空，涼風送爽，荷香滿湖，遊船慢慢地來到西湖三塔，蘇東坡把著酒杯，拈著鬍鬚，高興地對黃庭堅說:「今天沒有佛印，我們倒也清靜，先來個行酒令，前兩句要用即景，後兩句要用「哉」字結尾。」黃庭堅說:「好吧！」蘇東坡先說：

　　浮雲撥開，明月出來， 天何言哉？天何言哉？ 

黃庭堅望著滿湖荷花，接著說道： 

　　蓮萍撥開，游魚出來， 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 

這時候，佛印在船艙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，一聽黃庭堅說罷，就把船艙板推開，爬了出來，說道： 

　　船板撥開，佛印出來， 憋煞人哉！憋煞人哉！ 

蘇東坡和黃庭堅，看見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個人來，嚇了一大跳，仔細一 看，原來是佛印，又聽他說出這樣的四句詩，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來。蘇東坡拉著佛印就坐，說道：「你藏得好，對得也妙，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！」 於是，三人賞月遊湖，談笑風生。
五、黃庭堅書評及書法作品中表現之禪學思想：

   宗白華先生說：「..藝術是精神的生命貫注到物質中，使無生命的表現生命，無精神的表現精神..藝術是自然的重現，是提高的自然..」2此說正如禪融入生活，禪即藝術、禪即生活、禪即哲學…。禪講求的是深入內心尋求性靈，猶如書法中歷練自我的心胸，體驗生命的感覺與情緒，所謂「發于心源，成於了悟」3

   宋人書法以「尚意」二字概括之，字型結構而言，『意』乃『音』與『心』所組成，『意』所要傳達的是心靈的音樂與節奏，也就是一種心性。文人藝術最高的標的首為存養心性，其次為確立生命的意味，進而創造屬於精神對應物的藝術形式---這種以心靈為表現目的的藝術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

2【宗白華全集】  宗白華 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1994

3【魏公題跋】    蘇頌    叢書集成本
美學，就是始於宋代之新藝術活動。
黃庭堅早年的書法，從顏真卿入手，用筆很重，發展出中鋒懸腕的長線條，形成字的傾側結構，他有名的松風閣，寒食詩帖的跋尾都是他常見的典型風格，晚年從張旭、懷素得到啟發，線條更為解放，以較圓勁的長線絛構成糾纏的線，如"李太白憶舊逝詩卷"是他草書的極品。黃山谷在用筆方面曾經以禪論書：

     字中有筆，如禪家句中有眼，直須具此眼者，乃能知之。4

    意謂書法中超塵絕俗筆意，就像禪師開悟學者時的禪語點化。學習書法亦如是，直接去觀察體驗，不可束縛於某一字、某一筆或某一碑帖之形式上。

    次外，黃山谷對一些書家的評論，也常以禪學為喻：

    余嘗論近世三家書云：王著如小僧縛筆；李建中如講僧參禪，楊凝式如散僧入勝，當以右軍父子為標準，觀予此言，乃知遠近。5

   評論中，黃山谷盛讚楊凝式的書法，稱之為『散僧入勝』，意謂楊凝式的書法在蕭散無法之中富有韻味之特點。

    黃山谷又評王羲之書云：

   余嘗評書，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，至如右軍書，如涅盤經說伊字具三眼也。此事須要人自體得，不可見立論便興諍也。6
    從『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』之立論，黃山谷認為王羲之的書法具有三眼，其書法處處有筆致，深得筆法三昧，而此三昧之妙處又在各人心中去品味體驗。其中的禪趣、禪理、禪意充分顯露出黃山谷以禪喻書，與禪師以禪語點化悟道者，實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    縱觀黃庭堅的創作，以禪入詩詞書畫的現象非常普遍。具體又可細分爲寫禪趣禪意，用禪典禪語，說禪理幾個層次。黃庭堅的詩詞也有許多富有禪意，很難用語言具體描述出來，只能憑內心體驗領悟，“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”。諸如：“司命無心播物，祖師有記傳衣。白雲橫而不渡，高鳥倦而猶飛”（《題山谷石牛洞》）。禪宗史上有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4【山谷題跋】       黃庭堅   世界書局    1974

5【歷代書法論文選】  華正書局   1984

6【書畫論稿】       石峻   華正書局   1982

一個著名的故事：風吹幡動，究竟是風動，還是幡動？有的說是風動，有的說是幡動，二者均不得禪道。另一個說是人心自動，說明他證悟入道。從這一角度來體悟，以上詩中所謂悠閒自在的“白雲”、“高鳥”，均爲詩人寂靜心境的外化。欲入禪頓悟，一個很重要的條件，就是排除一切世俗雜念，做到內心淨寂，萬事皆空。黃庭堅在不少作品對這種心境都有具體描述。7
黃庭堅的書法創作"花氣薰人"，是黃庭堅的小品之作，一首二十八個字的小詩，以隨意自在的筆法寫來，非常爛漫天真，在黃庭堅講求結構的書法中也是不可多見的好作品。「花氣薰人欲破禪，心情其實過中年，春來詩思何所似，八節灘頭上水船。」「花朵開放時的香氣薰來，彷彿使平日修行禪定的功夫都被破除了，過了中年竟然還有這樣為花感動的心情，到了春天，有著寫詩的念頭，卻又像一層一層逆水的灘頭，船要上行，何其艱難啊!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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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庭堅 (花氣薰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庭堅(松風閣詩)
《松風閣詩卷》為山谷晚年留居荊南時之作，行楷書七言詩廿九行，無年款，據詩中「東坡道人已沈泉」句推斷，此詩應作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（一一○一）東坡辭世之後，而書年亦應同時或相距不遠，時山谷已五十七歲，山谷晚年為新黨排斥，謫居四川期間，書法大進，自謂觀當地船夫盪槳而悟筆法，故晚年運筆多如划槳撥水，節節澀進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7《山谷詩的理趣》  淩左義  《九江師專學報》１９９２年第４期

頓挫。此卷筆勢開閤，如長槍大戟盪漾空際，昂藏傲岸，英氣逼人，筆法精奧，為晚年力作。

   予學草書三十餘年，初以周越爲師，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，乃得古人筆意；其後又得張長史、僧懷素、高閑墨迹，乃窺筆法之妙。今來年老懶作此書，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，不復能工，顧異於今人書者，不紐提容止強作態度耳。---《書草老杜詩後與黃斌老》8
    黃庭堅在【山谷題跋】卷一＜題自書卷后＞中論自己的書法創作時，寫道：

    崇寧二年十一月，余謫處宜州半歲矣，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，乃以是月甲戌抱被人宿于城南。余所僦舍喧寂齋，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，市聲喧憒，人以為不堪其憂。余以為家本衣耕，使不從進士，則田中廬舍如是，又可不堪其憂也？9

   黃庭堅做多少由修禪而來的豁達心境---不在乎外在的條件是否適宜創作書畫，而關鍵在於是否有適宜創作的心境。 
   少年以此增來乞書，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故來也爾，然未必能別功口也。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，又廣之以聖哲之學，書乃可貴。若其靈府無程政，使筆墨不減元常、逸少，只是俗人耳。余嘗爲少年言，土大夫處世可以百爲，唯不可俗，俗便不可醫也。或問不俗之狀，老夫曰：“難言也。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，臨大節而不可奪，此不俗人也。平居終日，如含瓦石，臨事一籌不畫，此俗人也。”雖使郭林宗、山巨源複生，不易吾言也。 ---《書增卷後》10

六、結語：

   黃庭堅思想深受禪學影響，他本身就被納入禪宗黃龍派的譜系，其詩多有閱世頗深知的感嘆，如：主人心安樂，花竹有和氣。時從物外賞，自益酒中味。《次韻答斌老病起獨遊東園二首》這是以一種「物外之賞」的心境，平心靜氣地觀照事物，實際上也就是觀照自己的內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

8【歷代書法論文選】  華正書局   1984
9【歷代書法論文選】  華正書局   1984
10【歷代書法論文選】  華正書局   1984

心自性。黃庭堅多以『禪心』觀照事物，寫出一種『幽賞』的情境。如《又答斌老病癒遣悶二首》其一云：百阿從中來，悟罷本非病。西風將小雨，涼入居士徑。苦竹繞蓮塘，自悅魚鳥性。紅裝倚翠蓋，不點禪心靜。對於蓮塘的幽賞，深得物外之趣。黃山谷的心境是超脫而淵靜的，一切都是淡淡的，飄溢著一種深深的禪意。
　　在其返觀諦視下，無限時空的遷流都被攝化到詩詞書畫筆下，而主體非但沒有被泯滅，反而得到了突出。宇宙、時空是變動不居的，主體卻得以強化，似乎可以與無窮變化的宇宙相融會，充滿了一種力度感。如黃山谷詩曾提及：

    要當觀此心，日照雲霧散。扶疏萬物影，宇宙同璀璨。11

　　北宋當代不僅蘇、黃有這種冷靜諦視的特點，其他學者也多對宇宙人生取一種超然的、帶有距離感的觀照態度，這便形成了宋代書風某種超越精神的意象，發自真性情之表現。這種超越精神，是與禪宗

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，其他更多出現浸淫於禪悅詩人的創作，如沈遼是北宋一位有名的詩人，中年以後，一洗年少之習，從事禪悅。（《宋詩選．雲巢詩鈔》）他有詩云：已恨初年不學仙，老來何處更參禪？西風搖落歲事晚，臥對高岩看落泉。也是對世事的冷眼諦視。江西詩派的重要作家韓駒，頗有禪學修養，與禪僧過從甚密，唱和之作不少。其詩中有些以禪論詩之作，如《贈趙伯魚》詩云：學詩當如學參禪，未悟且遍參諸方。一朝悟罷正法眼，信手拈出皆成章。取其超然諦視的角度來寫人世的紛擾，其間亦是借助禪觀的思維。
   禪者一再不讓人執著，雖本無常法，但亦是法。禪的本質是要看入自己生命本性的藝術。所以禪書畫的表現手法往往是脫俗、空寂、古拙、無味。禪書不拘任何體裁、不拘任何方法，只要把握著生生不息的禪心。
    往時王定國道餘書不工，書工不工是不足計較事，然餘未嘗心服。由今日觀之，定國之言誠不謬。蓋用筆不知禽縱，故字中無筆耳。字中有筆，如禪家句中有眼。非深解宗趣，豈易言哉!---《自評元祐間字》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
11【歷代書法論文選】  華正書局   1984

因此從黃庭堅【李白憶舊遊詩卷】中，可看出其心靈奔放自在、無住、無念、念念相續之動感形質及結體盤錯，充滿現代感之創意表現，令臨書者莫不大呼過癮。禪宗的教學方法，要學人「悟道」，更直接、更內在、更真實、更合乎人的禪，它的妙法不即不離、若即若離，
不論書多少畫多少說多少，仍無法窮盡其高深知內涵。反樸歸真，回到自然，唯有親自修行，才能體驗其中蘊藉之功夫。

    「從禪的角度來說，書法也成為一種參悟的手段。」11黃庭堅以心靈滲透於藝術中，猶如與其生命的呼吸相呼應。因此在黃山谷尚意書法中，將書法做為心靈涵養的憑藉，樹立超越自我、清新脫俗的文人風格，讓我們體會到一種活潑的、清澈的心靈之光，而這正是禪宗思想在山谷創作思維發光發熱之燦爛果實，更符合現代藝術創作之內在本質與外在精神，實可謂實踐禪宗思想，跨越時空、具有宏觀創意思維之偉大書法藝術家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

11【禪學與藝境】  劉墨 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19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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